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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警惕雅閣賓式的狂熱》 
 
回應人：陳景輝  （標題為編輯所加） 
 
我記得是在十年、八年還是七年前，在利東街洗樓，因為要游說街坊出來反對市建
局，要游說其他街坊贊同我們的方案。通常就有街坊提出，「你看七一！七一不就
是成功推倒了廿三條嗎？真的是可以呢！相信人民的力量啦！」。當然當時我們沒
有想過如何動員五十萬人出來啦，那只是一些小團體的定調，而翌日報紙又有另一
定調。這件事讓我不禁聯想起六四。六四屠殺後都有一個現實的定調，不過這是另
一個話題。這就好像一旦有一個焦慮，北京就會定一個調，把人心都吸過去了。正
如六月四日之前，大家都覺得學生是很酷的，好像吾爾開希一樣。但六月五日就出
現一些論調，覺得是他們太任性了。回到我的文章，其實是來自一種焦慮。 
  
先說一點文章以外的東西。以前總會覺得，好多人政治冷感，不會參與政治運動。
但現在相反，現在是即使有政治熱情的人都不會隨便表態或參與一些反對運動。因
為即使用錯一句口號或詞語，又或是用對也好，都會受到千夫所指，萬箭穿心。所
以，我其實是由零一、零二年已經開始參與一些小規模的直接行動或社會運動。至
零三年不知為何，又去參選區議會選舉。我有好長時間在參與反對運動，這背後的
焦慮來源是什麼呢？是我最近兩年開始覺得以往的經驗不再適用了。從利東街、天
星皇后，到反高鐡，我們原來的思想資源、對待盟友的態度、反對視野都好像很容
易遭到同路人的扭曲，而所謂同路人，往往是一群自命激進的民主派系。這份焦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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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很深刻的。於是乎，我最想做的事是想檢視當下，我命名為，敵對失控的狀態。 
  
張銳輝嘗試用他這十年的教學經驗，如學生都有出現在現場，去印證參與感的濃
烈，由被動轉變成主動，由旁觀變主動，由弱變強。我想再進一步去想這一班人，
除了是由旁觀變主動、由被動轉變成主動，感覺由弱變強之外，他們是帶著一套如
何不同的反對觀念。他們背後除了具體的政治議題、社會議題外，其實信的是甚麼
政治信念呢？ 
  
當然我沒有馬老闆的或生哥的文章，翻查了好多歷史資料。我的參考都是來自我的
個人經驗。近年的變化，我會把它命名為雅閣賓式的狂熱。雖然沒有斷頭枱，但象
徵式的斷頭枱卻有很多。當中蘊含很大的轉折，是關於人民的想像。根據我的分
類，最初03年前後的香港社會運動，往往帶著一股頌揚多元和差異的氣息。基本上
都是以差異的角度思考問題，大多是主張社會需要多元化一點。於是當時我總不斷
思考著，要把「人民」的觀念解拆成眾數，其內裏應該有好多不同的「人民」。至
零六零七反天星皇后時，「人民」的觀念開始轉化。我們開始想提出本土。不再如
以前般純粹追求另類、多元關係等等。直至提出本土，大家開始不再提差異和多
元，卻開始著重社區、地方，例如以街坊，小販等等去定義自己，抗衡李嘉誠的資
本壟斷。 
  
近年，有趣的是出現一些變化，那是我所關心的當下，我形容為是一種雅閣賓式的
革命狂熱。人民不是基於差異，因為差異可能會被理解成賣港賊（像是政治策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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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分歧），但也不基於一種地方歷史與內容，亦不是像反高鐡時擺出聯合各方力量
的姿態，如請民主黨食乳鴿（作為對該黨的白鴿徽號的嘲諷）。不過，基本態度為
大家仍然是盟友，並不會一下踩死他們，而是希望他們妀良變化。或者乾脆去策劃
一種聯盟，這是對葛蘭西的一種最基本的套用，即是去吸納溫和力量，而不是通過
踩死溫和力量以建立自己的革命派別。 
  
近年，我開始重新閱讀《思考法國大革命》那本書，我留意到那一種象徵性的人
民，是通過一系列二元對立構成的：溫和、激進、維穩或革命派。但是這種人民又
不是真的，只是純粹價值的變態物。那是什麼意思呢？舉個例子，正如我們現在正
爭論政改，「2016年普選，立法會都醞釀許久了，為何現在的人都不再重提？那不
就是一種出賣嗎？」 這就是人民的力量了。這類人民的意義似乎在於，革命去到
高地，便體現了人民。其他不同的聲音，就全變成壞的以及阻礙實踐的。這種人民
象徵性的鬥爭，造成我們不斷去爭論誰最有代表性代表人民，誰才是真正在為人民
說話，這些就成為最當時得令的反對意識。 
  
這些反對意識我覺得並不代表人人都是這樣看事物，但不知是否如槓桿原理。舉一
個例子，最近有一個叫陳雲的人物，其實他的facebook status平均只有三百幾人like
而已，但是前陣子他去批評支聯會「愛國愛民」口號時，卻被蘋果日報刊載成要
聞，並成為本土派。我覺得，現在的人民就好像是面臨一種六神無主的狀態，正像
葛蘭西所說，老的垂死新的未活的狀態，並衍生出奇怪的東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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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以一句說話作結。我所以關心這個方向，是因為我覺得這並不是朝向好的社會方
向發展。最近在facebook上看到一張相片，那是九六年六四燭晚會的一件T恤，同
樣來自支聯會，T恤印著：「愛國愛民，香港精神，跨越九七」。雖然我不同意這
句口號，但當時並沒有現今的罵戰。當下要檢視的就是反對意識的問題，亦通過自
己過往經驗的比較，作為一種補充。 
  
（本文根據2013年6月工作坊發言内容整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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